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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去
年
年
初
，M

ay

姐
謝
月
美
興
高
采
烈
地
告
訴

我
，
她
將
會
在
該
年
底
演
出
︽
沙
膽
大
娘
︾
。
十

多
年
前
，
她
曾
演
出
過
這
齣
德
國
著
名
戲
劇
大
師

布
萊
希
特
的
名
劇
，
但
我
錯
過
了
。
所
以
，
這
次

我
立
即
答
應
她
我
屆
時
一
定
會
捧
場
。

去
年
年
底
，
她
擔
正
戲
軌
飾
演
沙
膽
大
娘
的
︽
沙
︾

劇
上
演
了
，
我
自
然
遵
守
諾
言
到
劇
院
支
持
她
。

那
天
我
剛
巧
有
朋
友
下
午
到
我
位
於
郊
區
的
家
造

訪
。
他
們
離
開
前
提
出
載
我
一
程
到
荃
灣
，
因
為
他
們

跟
着
便
要
到
該
區
開
會
。
其
實
劇
院
位
於
樂
富
，
而
且

在
晚
上
八
時
才
演
出
，
若
乘
他
們
的
車
的
話
，
我
大
概

五
時
多
便
到
荃
灣
了
。
這
本
來
不
是
一
個
對
我
很
有
利

的
幫
忙
，
但
我
不
想
推
卻
朋
友
的
好
意
，
只
得
想
着
在

到
荃
灣
後
找
個
地
方
坐
下
看
看
文
件
，
再
吃
些
東
西
才

前
往
劇
院
。
我
可
沒
料
到
一
子
錯
…
…

原
來
朋
友
不
懂
得
到
荃
灣
的
路
，
找
了
很
久
也
找
不

到
目
的
地
；
加
上
碰
上
放
工
時
間
，
塞
車
情
況
很
嚴

重
。
結
果
，
他
們
單
是
花
在
找
地
點
便
已
用
上
接
近
一

小
時
。
即
使
最
後
讓
我
下
車
，
由
於
我
不
熟
悉
荃
灣
，

亦
花
了
好
些
時
間
才
找
到
地
鐵
站
。

上
了
車
，
我
心
想
八
時
開
場
，
還
來
得
及
到
樂
富
商

場
吃
點
東
西
才
進
劇
院
。
怎
料
當
我
再
查
閱
開
場
時
間

時
，
才
驚
覺
原
來
演
出
時
間
是
七
時
四
十
五
而
非
八

時
！
我
這
就
少
了
十
五
分
鐘
的
時
間
，
到
了
樂
富
也
不
夠
時
間
坐

下
來
吃
東
西
。
我
無
奈
地
只
好
買
一
個
麵
包
果
腹
，
免
得
飢
腸
轆

轆
地
看
劇
。

我
本
來
想
到
了
劇
院
後
才
在
門
外
吃
包
，
又
擔
心
此
舉
有
點
失

儀
，
便
先
坐
在
劇
院
附
近
的
公
園
一
邊
在
冷
風
中
吃
着
不
太
美
味

的
麵
包
，
一
邊
卻
慶
幸
自
己
及
時
發
覺
正
確
的
開
場
時
間
。

之
後
，
我
懷
着
興
奮
的
心
情
走
到
劇
院
，
準
備
看
一
場
好
戲
。

咦
，
怎
麼
我
找
不
到
劇
院
的
入
口
？
平
時
看
戲
時
，
這
所
學
校
不

是
大
開
其
劇
院
的
中
門
嗎
？
當
我
正
在
鐵
閘
門
外
納
罕
之
際
，
有

兩
名
學
生
從
鐵
閘
內
走
出
來
，
我
連
忙
問
他
們
劇
院
進
口
何
在
。

這
次
輪
到
他
們
納
罕
了
，
說
：﹁
平
時
學
校
的
劇
院
有
演
出
時
，

總
是
開
着
大
門
和
燈
火
通
明
的
。
今
晚
四
周
烏
燈
黑
火
，
應
該
沒

有
演
出
。
你
會
否
記
錯
日
期
呢
？﹂

我
剛
剛
才
查
看
過
日
期
和
時
間
，
肯
定
沒
有
記
錯
的
，
我
便
將

手
機
內
的
演
出
資
料
給
他
們
看
以
示
我
沒
有
錯
。
誰
知
他
們
驚
愕

地
說
：﹁
你
要
到
的
是
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
，
位
於
石
硤
尾
；

我
們
這
兒
是
樂
富
的
香
港
兆
基
創
意
書
院
多
媒
體
劇
場
啊
！﹂
天

啊
！
我
的
地
理
成
績
一
直
不
太
理
想
，
沒
想
到
連
劇
院
的
位
置
所

在
也
分
不
清
楚
！
明
明
早
了
幾
近
三
小
時
出
發
，
結
果
還
是
要
乘

數
十
元
計
程
車
後
奔
着
跑
上
劇
院
。
計
程
車
司
機
聽
到
我
的
遭
遇

後
，
一
語
中
的
地
說
：﹁
你
大
概
是
將
在
九
龍
塘
站
前
後
的
兩
個

站
混
亂
了
。﹂
下
次
誰
要
執
導
︽
烏
龍
大
娘
︾
，
相
信
不
必
再
花

時
間
另
覓
女
主
角
了
。

烏龍大娘看《沙膽大娘》

無
綫
轉
播
的
內
地
節
目
︽
頂
級
廚
師
︾
，
已
進

入
緊
張
階
段
，
從
近
百
名
業
餘
廚
師
中
淘
汰
到
僅

剩
七
名
，
這
一
場
還
要
再
去
掉
一
個
。
一
輪
製
作

各
式
南
北
點
心
的
考
核
之
後
，
有
四
位
過
關
，
不

達
標
的
三
位
要
通
過
一
道
測
試
題
，
在
一
隻
雞
裡

塞
一
隻
鴿
子
，
鴿
子
裡
面
再
塞
一
隻
鵪
鶉
，
名
為﹁
吉

祥
三
寶﹂
。
使
我
想
起
孔
府
菜﹁
帶
子
上
朝﹂
。

魯
菜
中
有
一
派
系
為
孔
府
菜
。
位
於
曲
阜
城
內
的

﹁
衍
聖
公
府﹂
，
是
孔
子
後
裔
的
府
第
，
歷
經
千
年
不

衰
，
創
造
了
孔
府
宴
席
。
孔
府
宴
的
構
成
有
三
，
一
是

接
待
皇
帝
和
朝
中
重
臣
，
形
成
了
講
究
禮
儀
、
用
料
精

細
、
注
重
口
味
的
官
府
菜
；
二
是
日
常
生
活
中
，
孔
府

依
照
喜
慶
祭
典
而
形
成
獨
具
風
格
的
家
族
宴
；
三
則
是

來
自
論
語
，
孔
子﹁
食
不
厭
精
，
膾
不
厭
細﹂
的
飲
食

觀
點
，
不
斷
出
新
，
別
出
一
格
。

冷
菜
六
種
是
孔
門
六
藝
，
以
孔
子
一
生
崇
尚
宣
導
六

種
技
藝
：
禮
、
樂
、
射
、
御
、
書
、
數
為
名
。
禮
，
指

不
學
禮
無
以
立
；
樂
，
指
彼
此
相
親
相
敬
；
射
，
射

箭
，
御
，
駕
車
，
這
兩
者
指
健
體
和
勞
動
；
書
，
文
化

知
識
；
數
，
數
學
，
用
現
在
的
話
說
，
就
是
德
、
智
、
體
、
美
、

勞
全
面
發
展
。
孔
府
大
廚
將
他
們
學
習
六
藝
的
心
得
設
計
成
菜

品
。
禮
，
金
錢
牛
腱
，
懂
禮
才
能
有
金
錢
；
樂
，
涼
拌
海
蜇
，
酸

甜
爽
脆
開
心
舒
展
；
射
，
糟
滷
鴨
舌
，
鴨
舌
有
叉
好
似
弓
箭
；

御
，
原
汁
海
螺
凍
，
想
不
到
和
駕
車
是
什
麼
關
係
；
書
，
苦
菊
貝

裙
，
苦
讀
必
有
鮮
美
；
數
，
芝
麻
芹
菜
苗
，
不
會
計
數
數
不
清
多

少
葉
片
和
芝
麻
。
以
上
是
本
人
的
解
析
。

熱
菜
名
目
繁
多
，
不
可
一
一
類
舉
，
其
中
有
一
道
是﹁
帶
子
上

朝﹂
。
據
說
，
某
一
代
衍
聖
公
英
年
早
逝
，
皇
上
為
表
體
恤
，
下

旨
特
許
衍
聖
公
的
一
品
夫
人
帶
子
晉
見
，
這
在
當
時
是
極
特
別
的

舉
動
。
孔
家
感
激
涕
零
，
在
例
行
的
官
府
宴
中
，
加
了
一
道
菜
式

﹁
帶
子
上
朝﹂
。
廚
師
巧
用
心
思
，
在
雞
裡
包
一
隻
鴿
子
，
或
者

鴨
子
裡
包
一
隻
雞
，
久
蒸
久
燉
，
汁
濃
鮮
香
，
味
中
有
味
。

︽
頂
級
府
師
︾
的﹁
吉
祥
三
寶﹂
是
雞
包
鴿
子
，
鴿
子
裡
面
包

鵪
鶉
，
屬
於
發
展
創
新
，
可
以
解
釋
為
一
品
夫
人
帶
兒
女
一
同
上

朝
吧
。
這
道
菜
的
難
點
是
要
把
雞
和
鴿
子
的
胸
骨
去
除
，
然
後
套

裝
，
但
皮
不
能
破
，
三
個
年
輕
業
餘
廚
師
都
在
一
個
小
時
之
內
做

到
了
，
有
模
有
樣
，
不
容
易
。
這
道
三
寶
捧
到
評
審
面
前
，
評
審

用
刀
切
開
雞
，
有
香
氣
有
肉
汁
，
雞
肉
熟
了
，
再
切
開
包
在
雞
裡

面
的
鴿
子
，
鴿
肉
呈
粉
紅
色
，
沒
熟
透
，
再
切
開
鴿
子
，
裡
面
的

鵪
鶉
不
但
沒
熟
全
是
血
水
，
三
位
選
手
基
本
都
差
不
多
，
全
部
不

合
格
，
比
較
起
來
，
只
有
挑
出
一
個
做
得
最
生
的
，
淘
汰
了
。
這

道
菜
確
實
考
功
夫
，
但
筆
者
為
三
位
選
手
不
服
，
收
拾
好
三
樣
食

材
已
最
少
費
去
半
小
時
，
還
剩
半
個
小
時
，
不
要
說﹁
一
套

三﹂
，
就
是
一
隻
雞
也
剛
熟
透
。

帶子上朝

在
量
子
理
論
研
究
方
面
，
中
國
的
科
學
家
就
在
世
界

前
列
。
去
年
十
二
月
，
歐
洲
物
理
學
會
新
聞
網
站﹁
物

理
世
界﹂
公
佈
了
二
零
一
五
年
度
國
際
物
理
學
領
域
的

十
項
重
大
突
破
，
中
國
科
學
技
術
大
學
教
授
潘
建
偉
、

陸
朝
陽
等
完
成
的
科
研
成
果﹁
多
自
由
度
量
子
隱
形
傳

態﹂
入
選
並
名
列
榜
首
。

中
科
大
潘
建
偉
研
究
團
隊
在
國
際
上
首
次
成
功
實
現
了

﹁
多
自
由
度
量
子
體
系
的
隱
形
傳
態﹂
，
這
項
工
作
打
破
了

國
際
學
術
界
從
一
九
九
七
年
以
來
只
能
傳
輸
基
本
粒
子
單
一

自
由
度
的
局
限
，
為
發
展
可
擴
展
的
量
子
計
算
和
量
子
網
絡

技
術
奠
定
了
堅
實
的
基
礎
。

繼
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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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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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
日
前
宣

佈
成
功
測
試
全
球
首
台
量
子
運
算
電
腦
後
，
據
報
中
國
科
學

技
術
大
學
︵
下
稱
中
國
科
大
︶
亦
利
用
金
剛
石
製
造
出
量
子

電
腦
。
分
析
指
，
雖
然
有
關
技
術
尚
未
成
熟
，
但
中
美
兩
國

已
吹
響
量
子
電
腦
競
賽
的
號
角
。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斯
大
學
二

零
一
五
年
二
月
宣
佈
，
該
校
的
科
學
家
已
成
功
在
矽
晶
材
料

上
利
用
單
原
子
打
造
出
可
運
作
的
電
晶
體
，
這
項
發
展
標
誌

着
邁
向
量
子
運
算
的
一
大
步
，
專
家
估
計
量
子
電
腦
的
運
算

速
度
可
比
現
時
的
電
腦
快
數
以
十
億
倍
。
科
學
家
證
明
，
他

們
能
夠
在
矽
晶
基
板
中
精
密
控
制
單
一
原
子
。

量
子
電
腦
能
夠
於
一
天
內
運
算
現
時
要
十
年
才
能
完
成
的

信
息
。
一
台
在
北
美
的
超
級
電
腦
，
需
要
運
算
十
年
才
能
破

解
保
密
程
度
最
高
的
密
碼
；
可
是
，
未
來
的
量
子
電
腦
，
雖

然
只
有
一
座
大
廈
的
大
小
，
卻
能
在
十
六
小
時
之
內
做
到
破

解
最
難
的
密
碼
。
現
在
距
離
量
子
電
腦
的
出
現
，
也
許
還
需

要
幾
十
年
的
時
間
。
不
過
，
研
究
人
員
已
經
進
一
步
逼
近
了

這
目
標
。
俄
羅
斯
媒
體
報
道
，
以
中
國
科
大
杜
江
峰
教
授
為

首
的
研
究
組
建
立
了
一
個
新
系
統
，
並
借
助
金
剛
石
中
小
量

的
氮
完
成
量
子
計
算
。
量
子
電
腦
能
在
一
秒
內
提
取
獲
得
被
編
碼
的
訊

息
，
而
普
通
電
腦
則
需
花
幾
年
至
十
年
時
間
完
成
此
工
作
。
事
實
上
，

隨
着
量
子
電
腦
而
來
的
革
命
性
改
變
還
有
很
多
：
在
通
訊
方
法
上
、
計

算
方
法
上
以
及
測
量
方
法
上
，
都
會
有
相
當
的
改
變
。
總
而
言
之
：
在

量
子
電
腦
成
為
事
實
以
前
，
還
有
很
長
的
路
要
走
。
如
果
量
子
電
腦
真

的
成
為
事
實
，
量
子
力
學
將
更
加
與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了
。

有
朝
一
日
，
量
子
電
腦
真
的
能
成
為
事
實
，
除
了
速
度
快
以
外
，
它

還
能
做
到
許
多
當
前
電
腦
做
不
到
的
事
。
目
前
，
量
子
電
腦
已
經
由

﹁
史
前
時
代﹂
進
入
了﹁
實
驗
時
代﹂
，
科
學
家
在
找
尋
更
多
適
用
於

量
子
電
腦
的
計
算
法
則
，
以
能
充
分
發
揮
量
子
電
腦
的
功
效
。

許
多
科
學
研
究
工
作
，
需
要
電
腦
進
行
高
速
度
的
運
算
。
如
果
量
子

電
腦
獲
得
突
破
，
國
家
的
科
技
進
步
就
以
幾
百
倍
的
速
度
大
大
提
升
，

奠
定
了
世
界
第
一
號
強
國
的
地
位
。

中國全力創新試製量子電腦 古今
談
范 舉

巨
富
梅
鐸
宣
佈
訂
婚
，
八
十
四
歲
，
曾
三
結
三
離
，
這
次
對

象
是
五
十
九
歲
，
為
滾
石
樂
隊
主
音
歌
手
及
靈
魂
米
積
加
生
產

過
四
名
子
女
，
來
自
美
國
得
州
七
八
十
年
代
首
席
名
模Jerry

H
all

。
猶
如
廣
府
人
口
中
：
鹹
魚
翻
生
，Jerry

H
all

明
年
已
屆
六

十
，
雖
然
一
代
美
人
，
始
終
美
人
遲
暮
，
從
梅
鐸
的
財
富
與
影
響
力

中
提
取
注
意
力
養
分
，
突
然
重
新
成
為
媒
體
寵
兒
。
如
非
大
衛
寶
兒

先
兩
天
離
世
，
受
關
注
程
度
定
必
更
轟
動
，
重
量
級
現
今
未
婚
夫
梅

鐸
加
同
樣
重
量
級
前
男
友
米
積
加
，
抖
出
故
事
多
籮
籮
，
媒
體
才
開

心
呢
，
關
係
網
絡
包
括
：

Jerry
H
all

前
男
友
，
亦
為
著
名
流
行
樂
手Bryan

Ferry

，
米
積

加
前
妻Bianca

及
他
們
的
女
兒Jade

及
孫
子
女
，
積
加
與
她
共
有
的

四
名
子
女
，
積
加
現
任
女
人
及
其
子
女
，
積
加
傳
說
中
的
前
男
友
大

衛
寶
兒
，
梅
鐸
前
妻
鄧
文
迪
，
導
致
積
加
分
手
傳
說
中
的
第
三
者
、

前
超
模
後
來
法
國
總
統
夫
人C

arla
Bruni

…
…
多
彩
繽
紛
，
沒
完
沒

了
。西

方
文
明
世
界
有
這
樣
好
，
人
人
都
有
故
事
，
都
無
謂
說
誰
是
誰

非
，
大
家
快
樂
便
好
，
性
與
感
情
關
係
及
當
事
人
的
事
業
、
為
人
、

品
格
分
得
清
楚
。

你
如
何
制
定
超
級
名
模
門
檻
條
件
？
由
頂
至
踵
都
漂
亮
、
名
氣
不

輸
荷
里
活
明
星
、
哪
天
沒
有
一
萬
美
元
哪
天
不
起
床
的
富
有
︵
一
九

九
二
年
標
準
︶
、
擁
演
員
或
歌
手
男
友
或
丈
夫
…
…

在
八
十
年
代
末
九
十
年
代
初
爆
紅
，
並
成
立
超
級
名
模
這
稱
號
的Linda
、

C
indy

、C
hristy

、N
aom
i

、C
laudia

及
稍
後
的K

ate

被
公
認
為Big

6

之

前
，
已
着
先
機
得
此
殊
榮
，
惟
有Jerry

H
all

！

我
們
在
倫
敦
上
設
計
學
院
時
不
少
同
學
心
中
的
偶
像
。
剛
出
社
會
工
作
，
很

多
機
會
到
巴
黎
看
大
品
牌
、
大
設
計
師
展
示
新
系
列
發
佈
會
，Jerry

H
all

及

她
的
密
友
、
攝
影
大
師D

avid
Bailey

前
妻
日
德
混
血
兒M

arie
H
elvin

、
後

來
成
為
歌
影
雙
棲
明
星G

race
Jones

、
山
口
小
夜
子
、
稍
後
的Im

an(

大
衛
寶

兒
後
來
的
妻
子)

全
皆
擲
地
有
聲
，
貓
步
台
上
的
超
級
紅
星
。
一
頭
長
金
頭

髮
，
四
五
十
年
代
荷
里
活
明
星
風
格
面
孔
，
一
米
八
身
高
，
猶
如
不
食
人
間
煙

火
冰
雪
女
神
，Jerry

H
all

先
建
立
自
己
光
環
及
超
然
地
位
之
後
，
才
與
後
來

的
著
名
男
友
一
起
，
而

非
依
賴
男
友
成
名
。

她
的
名
言
：
我
媽
媽

跟
我
說
，
性
愛
，
惟
有

性
愛
，
讓
你
青
春
常

駐
！
已
屆
六
十
歲
，
梅

鐸
也
已
八
十
四
歲
，
希

望
他
們
有
個
性
福
的
結

合
，
為
青
春
提
出
新
詮

釋
！ 青春常駐Jerry Hall 此山

中
鄧達智

日
前
談
冬
雨
時
提
到
雨
花
，
指

雨
花
除
了
有
雨
水
飄
散
時
的
水
花

和
雪
的
意
思
，
另
外
還
有
指
雨
中

的
花
，
更
有
些
和
佛
教
有
關
的
故

事
。

在
佛
教
的
作
品
中
，
記
載
過
一
位
叫

法
雲
的
高
僧
，
他
在
佛
寺
內
講
︽
法
華

經
︾
的
時
候
，﹁
忽
感
天
花
，
狀
如
飛

雪
，
滿
空
而
下
，
延
於
堂
內
，
升
空
不

墜
。﹂
又
記
述
另
一
位
高
僧
道
宗
，
他

在
勝
光
寺
內
講
述
大
乘
佛
教
的
五
部
經

典
︽
大
論
︾
時
，
也
是﹁
天
雨
眾
花
，

旋
繞
講
堂
，
飛
流
戶
內
。﹂

所
以
，
在
古
代
的
詩
詞
中
，
有
不
少

和
雨
花
相
關
的
詩
句
留
下
，
像
唐
代
的

杜
甫
有﹁
吾
師
雨
花
外
，
不
下
十
年

餘﹂
，
宋
朝
的
林
逋
有﹁
當
知
舉
如

意
，
寶
地
雨
花
頻﹂
，
明
代
的
高
啟
有

﹁
書
到
喜
聞
雙
徑
老
，
雨
華
新
散
滿
瑤

京﹂
，
清
朝
的
龔
自
珍
有﹁
道
場
馣
馤

雨
花
天
，
長
水
宗
風
在
目
前﹂
。
明
詩

中
的
雨
華
就
是
雨
花
，
而
清
詩
中
的
馣

馤
二
字
，
是
香
氣
濃
鬱
。

不
過
，
清
代
錢
謙
益
的
︽
金
陵
雜
題
絕
句
︾
裡

有
這
樣
的
句
子
：﹁
抖
擻
征
衫
躎
馬
蹄
，
臨
行
漬

酒
雨
花
西
。﹂
這
裡
的
雨
花
，
卻
不
是
佛
教
故
事

的
雨
花
，
而
是
南
京
雨
花
台
的
簡
稱
。

雨
花
台
這
處
現
今
江
蘇
的
名
勝
，
位
於
南
京
中

華
門
外
，
原
來
叫
做
聚
寶
山
，
是
一
個
平
頂
的
低

丘
，
丘
上
有
很
多
石
英
質
地
的
鵝
卵
石
，
外
表
晶

瑩
圓
潤
，
就
是
著
名
的
雨
花
石
。
當
地
的
官
員
曾

告
訴
我
，
如
今
真
的
雨
花
石
已
經
沒
有
了
。
雨
花

台
名
字
的
由
來
，
據
說
是
在
梁
武
帝
時
代
，
有
一

位
雲
光
法
師
在
這
個
地
方
講
經
，
感
動
到
滿
天
雨

花
，
墜
落
成
石
。

元
代
趙
孟
頫
曾
到
此
賦
詩
：﹁
雨
花
台
上
看

晴
空
，
萬
里
風
煙
入
望
中
。﹂
而
近
代
的
魯
迅

也
寫
過
：﹁
雨
花
台
邊
埋
斷
戟
，
莫
愁
潮
裡
餘

微
波
。﹂
如
今
南
京
的
遊
人
眾
多
，
不
知
到
雨

花
台
和
莫
愁
湖
遊
賞
時
，
能
觸
發
賦
詩
的
雅
興

否
？
而
在
雨
花
台
附
近
，
又
能
購
得
真
正
的
雨

花
茶
否
？

雨花的故事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一年前，我和同城的幾個朋友開始定期聚會，
大家坐在一起，談談最近看的書，有什麼心得，
又有什麼疑惑。疑義相與析，詩書共欣賞。
一天，一個朋友忽然談起《肖申克的救
贖》，說這部改編自斯蒂芬．金小說《不同的
季節》的電影，結局有《基督山伯爵》式的復
仇宣洩。這引起大家好多議論，有人說影片主
人公安迪似乎是負有某種使命降臨監獄的福音
使者，顯得不真實；有人說安迪有異於常人的
理性，這使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最後越獄成
功；有人說安迪能夠支撐下來沒有消沉，在於
內心總有希望。
記得是在一個秋天的下午，我看了《肖申克

的救贖》。看到安迪在風雨交加的夜裡，從污
水管道中爬出，站在電閃雷鳴中，張開雙臂歡
呼自己重獲自由，我被深深震撼了。影片放映
結束，我走到外面，心裡百感交集，五味雜
陳。我在想，安迪是逃出牢獄了，貪婪成性的
典獄長諾頓也被革職查辦了，可監獄仍在，裡
面仍然有許多的醜陋、腐敗和冤屈，盛產不義
和罪孽的社會制度也無改變，安迪的救贖只能
是自我救贖，他僅僅救出了自己，也許還有瑞
德，可其他冤案在身的服刑者呢？
當然，安迪能夠自救已經不易了。他先遭妻

子背叛，後蒙冤入獄，獄政殘暴，獄卒兇惡，
他受盡折磨，還被幾個流氓欺辱。他的智商和
原先社會地位之高，遠非同獄犯所能比擬，卻
不得不和他們一起從事苦役，為莫須有的罪名
服刑。由於精通財經，諳熟稅務制度，能為獄

警處理財稅問題，並能為典獄長洗黑錢，安迪
的處境才有所改善。他託瑞德弄到一把鶴嘴
鋤，以雕刻棋子為名，實則每天晚上為自己挖
掘逃跑的通道。獄牆高聳，堅如金剛，安迪靠
一把小鐵鋤，19年鑿掘不止，終於打通了越獄
之路。影片沒有一個鏡頭，正面表現安迪的開
鑿之苦，但這恰恰收穫了觀眾的震驚和恍然大
悟，觀眾在想像中替安迪去日復一日、一鋤又
一鋤地挖掘。這壯舉只能在夜間，在黑暗中進
行，白天，安迪要給典獄長做賬，要為他洗
錢，也得伺候其他獄警，還要管理圖書，給州
長寫信，申請改建圖書室的款項。他得忍受多
少屈辱，得有怎樣的耐心，他需要多麼頑強的
毅力，需要對未來、對自由抱有何等強烈的信
念與渴望，才能在漫漫長夜孤獨一人，19年躬
背彎腰挖鑿不休？
所以，我覺得，安迪並非僅靠理性、靠智
慧，才使自己逃出生天的。不錯，冷靜的理
性，可以讓安迪清醒地認知處境，把持自我，
長遠籌謀，掌控命運；超常的智慧，可以讓安
迪藉理財技能，減輕勞役之苦，為夜晚的開鑿
儲存體力。但是，只有理性和智慧是萬萬不夠
的，他必須還有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才
能百折不撓，持之以恒，在一個又一個黑夜鍥
而不捨。
自然，這種堅強和意志，是與理性及智慧緊

密相連的，並且要由性格和精神力量作為最終
支撐。說穿了，當一個人被命運捉弄或受情勢
所迫，被關進大牢，被放逐到陌生、殘酷的環

境中，在度過最初的驚怵、痛苦之後，他應該
漸漸冷靜、適應。他必須認識到，冤屈、困厄
和種種窘迫，是強權體制造成的，一時無法掙
脫，作為被拋進惡運漩渦中的個體，他要學會
順從、忍耐。堅忍的同時，要輕蔑強權的專
橫、霸道、不可一世，藐視掌權者的狂妄、威
嚴、神氣活現。權勢巍然，本質上虛妄；官宦
威風，其實顢頇、愚蠢並可笑。所以，忍耐、
不屑、輕蔑與內心驕傲，應作為基本的生存要
領時刻銘記。要認識自己，了解自我，懂得自
身價值與生命的珍貴。還要設法說服自己，從
心理上、感覺上戰勝權勢，將它的暴虐、傷
害、嘲弄、折磨當作有限的、可恥的、可鄙
的。要把遇到的困苦和羞辱，看成生命長河中
一種暫時的波折，自己有崇高的事業、偉大的
追求、莊嚴的使命，這些波折不過是讓自己體
會生命的苦難、奮鬥的艱辛，讓自己更多地認
識人性、認識社會、認識權力的危害，也更深
刻地體認自我。最後，他要對自己說，如果你
連眼前的這些困難和曲折都戰勝不了，那麼你
怎麼才能承擔更艱巨的責任？如果你連貪官污
吏、權勢走卒乃至爪牙、爬蟲的囂張和欺負都
抵擋不住，忍受不了，還輸給他們，那麼你怎
麼才能完成更遠大的使命？「有人為自己的事
業英勇地死去，有人為自己的理想卑賤地活
着」，卑賤地活下去，咬牙忍辱活下去，當然
不如前者乾脆、果決、斷然，卻需要更強的毅
力，更多的堅韌，以及對自己、對未來更多更
高的期許。如此，他才可以為自己闢出一條救
贖之路！
古今中外，許多仁人志士都有這樣飽受折磨

和羞辱，然後從艱難困苦中超拔自己的經歷。
公元805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貶，一
貶就是十年。「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

而畏也。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
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
獨瘴癘為也。」精神痛苦與肉體疾患，共同摧
殘着柳宗元。但他堅信自己的清白，「潔誠之
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他絕不放棄自己
的政治信念，「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
世也」，「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尤為
可貴的是，柳宗元雖遭迫害，卻能在柳州實實
在在為百姓打鑿水井、加修河堤、興辦教育，
並關愛少數民族。他以腳踏實地的努力，超越
了苦難，超越了自我，嘲笑了政敵欲置他於死
地的陰謀及毒辣。
200多年以後，在宋朝同樣遭受貶謫的蘇東

坡，為我們寫下了這樣的詞句：「蝸角虛名，
蠅頭微利，算來着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
誰強。且趁閒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
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
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
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江
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我以為，在中國歷代被貶者的詩詞中，這首

詞是僅次於《離騷》的佳作了。讀罷此詞，蘇
東坡的豁達、開朗的性情躍然紙上。遭受打壓
挫折之後，詩人輾轉反側，痛定思痛，堅毅的
品格、與生俱來的幽默、內心的高傲，讓他很
快擺脫了沉鬱悲傷，看透了成敗得失，不再計
較功名利祿。撥開眼前紅塵，揮散漫天霧霾，
作者大徹大悟，洞悉人世，寵辱皆忘，為自己
創造出全新的人生境界。
世道艱險，人心叵測。對有些人來說，不幸

和劫難命中注定，厄運不可避免。然而，自救
者，人恒救之；上帝只救自救的人。救贖之
路，要靠他們自身的覺醒、勇敢和堅韌去開
拓。

救贖之路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中
國
人
對
私
隱
的
概
念
模
糊
，

在
差
序
格
局
或
層
級
性
的
社
會
，

甚
至
覺
得
這
種
權
利
礙
事
，
對
管

治
有
影
響
。

小
時
候
流
行
交
筆
友
，
我
也
當

作
是
英
文
練
習
。
有
天
放
學
回
家
，
發

現
郵
件
被
打
開
了
，
放
在
枱
上
，
知
道

是
父
親
檢
查
過
，
即
使
沒
有
不
可
告
人

或
秘
密
，
心
裡
也
不
高
興
。
私
隱
這
回

事
很
奇
怪
，
是
自
己
在
世
上
存
在
的
一

種
自
由
，
相
對
於
生
存
的
社
會
權
利
和

空
間
。
有
過
被
削
掉
私
隱
經
驗
的
人
，

設
身
處
地
，
也
會
為
其
他
被
揭
開
私
隱

的
人
抱
不
平
。

他
人
的
私
隱
，
常
常
是
寫
專
欄
者
的

挑
戰
。
每
天
爬
格
子
，
日
光
之
下
聽
了

什
麼
見
了
什
麼
，
都
可
能
加
以
自
己
的
想
像
寫
出

來
。
涉
及
他
人
的
故
事
或
真
人
真
事
，
都
會
是
抒

寫
的
題
材
，
特
別
是
那
些
觸
動
了
自
己
的
心
靈
甚

至
神
經
的
。
由
於
心
有
所
感
，
書
寫
出
來
才
有
勁

力
；
我
手
寫
我
心
，
沒
有
感
到
任
何
不
妥
。

當
故
事
涉
及
他
人
，
書
寫
人
便
會
以
為
隱
姓
埋

名
便
無
不
妥
，
從
沒
想
到
萬
一
有
人
成
功
地
對
號

入
座
，
會
產
生
怎
樣
的
感
受
，
又
或
傳
到
當
事
人

耳
裡
，
會
有
什
麼
後
果
或
反
應
。
近
日
在
餐
桌
上

便
聽
見
有
人
強
烈
批
評
某
專
欄
作
家
，
把
某
對
夫

婦
間
的
私
隱
在
自
己
的
框
框
裡
透
露
；
狂
罵
者
正

好
是
這
對
夫
婦
的
好
友
，
對
那
丈
夫
批
評
妻
子
的

內
容
被
報
道
了
十
分
反
感
。
讀
者
跟
那
位
太
太
關

係
要
好
，
那
女
人
剛
病
逝
，
讀
者
正
為
此
事
難

過
，
但
在
怪
責
男
人
數
妻
子
的
不
是
之
餘
，
卻
更

憤
怒
於
好
友
生
前
的
行
為
甚
至
身
體
的
缺
點
被
公

開
，
要
聲
討
不
負
責
任
的
專
欄
作
家
。

旁
聽
者
的
反
應
不
一
，
有
說
絕
大
部
分
讀
者
不

會
知
道
當
事
人
的
身
份
，
因
為
名
字
是
虛
構
的

︵
其
實
只
是
換
上
了
同
聲
字
︶
。
有
說
是
作
者
並

非
搬
弄
是
非
，
內
容
也
是
真
實
的
，
只
是
有
感
而

發
。
然
而
難
免
有
人
會
成
功
地
對
號
入
座
，
感
到

自
己
或
好
友
的
私
隱
被
侵
犯
被
侮
辱
。
最
重
要
的

到
底
是
被
報
道
的
大
都
不
是
好
人
好
事
，
還
是
私

隱
的
權
利
本
身
？
如
果﹁
揭
發﹂
的
內
容
可
以
被

歌
功
頌
德
，
仍
否
會
被
視
為
私
隱
？

私隱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1985年3月《名利場》封面
故事Jerry Hall。 作者供圖


